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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之际的曲阜朝圣与儒学复兴

张勇耀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ꎬ 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从金亡到至元元年的 ３０ 年间ꎬ汉人文士拜谒曲阜孔庙者共有 １７ 批次 ５０ 余人ꎬ包括孔元措、严忠

济、王万庆、杨奂、元好问、魏璠、徐世隆、王鹗、李治、郝经、刘德渊、张德辉、张澄、杜仁杰等名士ꎬ成为易代之际突

出的文化现象ꎮ 士人伤悼圣址的荒颓与儒学的失落ꎬ也在对乾坤气象、礼乐山川的书写中表达对儒学的自信ꎮ
孔庙生生不息的林木坚定了他们对儒学必振的信心ꎬ他们对儒家圣哲德业的体认和儒学道统的思考ꎬ又折射出

元初南北儒学的交汇ꎮ 金元之际的曲阜朝圣是儒学复兴路上的重要一环ꎮ
〔关键词〕曲阜孔庙ꎻ金元易代ꎻ元好问ꎻ郝经ꎻ儒学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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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士人自幼研习儒家经典ꎬ对曲阜孔

庙大都有一种精神深处的向往ꎬ拜奠林墓ꎬ瞻仰

圣像ꎬ“挹圣人之余泽ꎬ追颜、曾之高踪ꎬ攀游、夏
之轶轨ꎬ 徜徉讽诵ꎬ 风乎舞雩” ( 郝 经 « 去 鲁

记»)ꎬ〔１〕是士人梦寐以求的愿望ꎮ 但真正能亲

临者却少之又少ꎬ其原因不外乎元中期虞集在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中所说:“以布衣陋巷ꎬ穷
居终日ꎬ坐诵书史ꎬ安于闾里之近ꎬ无其志者有之

矣ꎻ桑弧蓬矢ꎬ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

之矣ꎻ有其志有其力ꎬ或仰事俯育、供给公上之

类ꎬ又足以累之无其时者有之矣ꎮ”无志ꎬ无力ꎬ无
时ꎬ都导致士人望曲阜而却步ꎮ 虞集所说尚是在

承平时期ꎬ国家统一ꎬ交通发达ꎬ“川有舟航ꎬ陆有

车马ꎬ不待赢粮ꎬ计日而可至”ꎬ〔２〕 但到达依然不

易ꎮ 虞集作为元文宗时期奎章阁文人的领袖ꎬ身

份地位与成就影响俱为一代之冠ꎬ但他依然终生

未至ꎬ晚年回到江西后对此深感遗憾ꎮ 其实即如

在汉、唐、宋盛世ꎬ亲至者也并不多ꎻ相较而言ꎬ金
元之际的谒庙文士却数量庞大且前后相继ꎬ不能

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ꎮ 杨镰先生曾特别

提出杨奂在蒙古宪宗二年(１２５２)谒阙里、访孔

林、拜孔庙这一事件ꎬ认为“在大乱初定之时ꎬ杨
奂追思古贤是追寻精神皈依的惟一途径”ꎬ〔３〕 揭

示了两个非汉族政权交替之际汉人文士的精神

所向ꎬ有一定道理ꎮ 但考察这一时期王万庆、高
诩、元好问、徐世隆、郝经、刘德渊等人的先后谒

庙与诗文创作ꎬ会发现这一现象所承载的文化意

义尚有可继续探讨的空间ꎮ 某种程度上ꎬ它不仅

指向士人的个人精神建构ꎬ而更多寄托着他们对

于儒学复兴和文明秩序重建的思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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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奇观:易代之际的曲阜朝圣

在金灭北宋的战争中ꎬ山东于建炎二年

(１１２８)冬失陷ꎬ曲阜“阙里家庙ꎬ半为灰烬” (孔

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序»)ꎮ〔４〕 金章宗明昌二年

(１１９１)诏修孔庙ꎬ历时两年ꎬ名笔党怀英奉敕撰

«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ꎮ 这是战争毁损后

一次最大规模的修葺工程ꎬ不但庙貌一新ꎬ“随所

宜设ꎬ莫不宜具”ꎬ而且天有瑞应ꎬ开工之际即

“有芝生于林域及尼山庙与孔氏有园ꎬ凡九本ꎬ典

役者采图以闻”ꎮ〔５〕党怀英为金代“国朝文派”的
核心人物ꎬ诗文书法俱佳ꎬ且生活在金朝全盛期ꎬ
因而金亡后谒庙的士人多在其碑阴题诗题名ꎬ以
寄托故国之思ꎮ 据清人王昶所编«金石萃编»卷
１５７ 记载ꎬ党怀英碑后的题诗题名共有 １６ 款ꎬ金
元之际士人所题即有 １１ 款ꎮ〔６〕综汇其他文献ꎬ可
知从金亡(１２３４)到忽必烈至元元年(１２６４)的 ３０
年间ꎬ汉人文士谒庙者共有 １７ 批次 ５０ 余人ꎬ未
留下姓名的也应不在少数ꎮ 现将见诸记载者列

表如下:

序号 年份 谒庙人 题记、题诗及相关创作

１ １２３５ 王万庆、谢彦实 唐李邕«鲁孔夫子庙碑»碑阴题记并题诗

２ １２４０ 高诩 党怀英碑阴题诗二首

３、４ １２３９ 前、１２４２ 孔元措、萧元、高翿
李世弼 １２３９ 年作«褒崇祖庙记»引孔元措语:“兵戈而来ꎬ
复还绳里ꎮ”１２４２ 年有党怀英碑阴题记

５ １２４４
魏璠、刘诩、徐世隆、李

绂、张澄、张孔孙
党怀英碑阴题记

６ １２４５
元好问、刘浚明、邢敏、刘
翊、句龙瀛、张知刚、杨云

鹏、韩让

党怀英碑阴题记ꎮ 元好问另有诗«曲阜纪行十首»ꎬ文«手
植桧圣像赞»

７、８ １２４９
严忠济、王玉汝、毕英、卢
武贤、杜仁杰、刘诩

春、秋各至一次ꎮ 党怀英碑阴有严忠济、刘诩分别题记

９ １２５１ 李治
李治«真定府元氏县重修庙学记»:“岁辛亥ꎬ仅获宿昔之

愿ꎬ首谒宣圣祠ꎮ”

１０ １２５２

杨奂、韩文献、刘诩、张

铎、王明远、张宇、王元

庆、郭敏、孔

党怀英碑阴杨奂题诗ꎬ韩文献、刘诩各有和诗ꎮ 杨奂另有

阙里题名ꎬ有文«东游记»«郓国夫人殿记»

１１ １２５３ 王鹗
至元元年王元庆谒庙题名碣后:“翰林承旨东明王鹗癸丑

年二月初二日至ꎮ”

１２ １２５５ 郝经
党怀英碑阴题记ꎮ 另有«曲阜怀古»组诗六首ꎬ«楷木杖笏

行»«手植桧孔子像»二诗及«击蛇笏赋»«去鲁记»二文

１３ １２５５ 张德辉、张复、丁丕显 党怀英碑阴题记

１４ １２５６ 刘德渊 有诗«拜谒至圣文宣王庙留题»«拜谒亚圣兖国公留题»

１５ １２６０ 姚枢
此年姚枢宣抚东平ꎬ聘请儒士杨庸为孔、颜、孟三族诸孙授

以经、礼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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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份 谒庙人 题记、题诗及相关创作

１６ １２６４ 张德辉、郑扆、张复 有张德辉题名碑ꎬ记谒庙时间为九月七日〔７〕

１７ １２６４ 王元庆、马惟能、韩文献 有王元庆谒庙题名碣ꎬ是年十月立石

　 　 上表使金元之际 ３０ 年间士人的谒庙情况得

到了基本呈现ꎮ 据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

献———曲阜碑文录»所收王元庆谒庙题名碣ꎬ杨
奂、王鹗、张德辉还向孔庙赠以金银祭器ꎮ〔８〕 该书

收录曲阜金代碑刻１７ 通ꎬ元代碑刻１２９ 通ꎬ上表第

４ 则与第 １７ 则因有碑刻存世得以著录ꎬ其余 １５
则俱未收录ꎮ 从人员身份及其谒庙背景来看ꎬ３０
年间汉人文士的谒庙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ꎮ

一是孔元措一行ꎮ 孔元措为孔子第五十一

代孙ꎬ于金章宗明昌二年(１１９１)十一岁时袭封衍

圣公ꎮ 孔庙大修后的明昌三年(１１９２)ꎬ党怀英为

“杏坛”题词ꎬ孔元措立石ꎮ〔９〕 泰和四年(１２０４)ꎬ
孔元措在曲阜增筑望射圃的角台ꎬ蒙古宪宗二年

(１２５２)杨奂游阙里时登此台ꎬ怀想故人云:“台ꎬ
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梦得之所筑也ꎬ窃有感于

怀ꎮ 梦得ꎬ元措字也ꎮ” (杨奂«东游记») 〔１０〕 孔元

措筑台时 ２２ 岁ꎬ杨奂登台时孔元措已于上一年

去世ꎮ 贞祐二年(１２１４)春蒙古军队入侵山东ꎬ孔
元措随金朝廷移居汴京ꎮ 金亡前一年(１２３３)汴

京被围期间ꎬ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中州才士五

十四人ꎬ首列衍圣公孔元措ꎮ 之后耶律楚材“书
索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

家”ꎮ〔１１〕赵秉文已于天兴元年(１２３２)五月去世ꎬ
孔元措得到保护并再度袭封衍圣公ꎮ 太宗十年

(１２３８)孔元措北行觐见ꎬ请求收录燕京、汴京等

处亡金太常故臣和礼册、乐器ꎬ太宗于此年下旨

“亡金知礼乐旧人ꎬ可并其家属徙赴东平ꎬ令元措

领之ꎬ于本路税课所给其食”ꎮ〔１２〕 据李世弼«褒崇

祖庙记»ꎬ孔元措第一次谒庙至迟在太宗十一年

(１２３９)前ꎻ而太宗十四年(１２４２)ꎬ他分别为孔子、
颜回、孔子父母立碑ꎬ碑名由益津(今河北霸县)
人高翿题写ꎮ〔１３〕高翿当为东平幕府人士ꎬ定宗九

年(１２４６)所作«贫乐岩二圣宫碑»落款为“前进

士益津高翿”ꎮ〔１４〕 此年从行的萧元是位道士ꎬ党

怀英碑阴萧元题记自称为“东辽北野山黄冠”ꎮ
二是严忠济一行ꎮ 严实于金亡次年(１２３５)

受命为东平路行军万户ꎬ领有五十四个州县ꎬ注
重兴学养士、恢复生产ꎬ使东平地区经济、文化较

早得到恢复ꎮ 亡金礼乐旧臣集于东平ꎬ用度全由

严实供给ꎬ衍圣公孔元措一家“亲族三百指坐享

温饱ꎬ咸其所赐也ꎮ 以至岁时之祭祀ꎬ宾客之往

来ꎬ闾里之庆吊ꎬ穷乏之清ꎬ莫不仰庇而取足焉”
(李世弼«褒崇祖庙记»)ꎮ〔１５〕 太宗十二年(１２４０)
严实去世后ꎬ其子严忠济嗣领东平ꎬ继续重用文

士ꎬ兴办教育ꎬ使士人深感此地“衣冠礼乐有齐鲁

之旧”(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ꎮ〔１６〕海迷失后元

年己酉(１２４９)ꎬ严忠济主持修葺崇祀孔子夫人的

郓国夫人殿ꎬ 历时三年 ( 杨 奂 « 郓 国 夫 人 殿

记»)ꎮ〔１７〕据党怀英碑阴题记ꎬ严忠济“率诸将佐

恭拜林庙”为己酉二月四日ꎬ刘诩“从行台公拜奠

祠林”时为“岁舍己酉立秋日”ꎬ则本年严忠济率

众谒庙共有两次ꎮ 第一次从行人员不详ꎬ第二次

同行者有王玉汝、毕英、卢武贤、杜仁杰、刘诩ꎮ
王玉汝是郓(今山东)人ꎬ曾代严实从戎ꎬ在他的

努力下ꎬ东平地得以不被剖分ꎻ〔１８〕 卢武贤是燕

(今北京)人ꎬ“资雄俊ꎬ喜谈兵ꎬ以客卿游诸侯

间”(王恽«碑阴先友记»)ꎻ〔１９〕杜仁杰是济南长清

人ꎬ金亡后在东平府学任教ꎬ后成为知名作家的

王构、王旭、刘敏中都曾受其教诲ꎬ王旭称其“动
风雷于唇吻ꎬ溢阳春于须眉ꎮ 斯文不坠ꎬ学者知

归”ꎻ〔２０〕刘诩(字子中)为上谷(今河北怀来)人ꎬ
元好问宪宗三年(１２５３)游东平与诸文士宴集时ꎬ
有“期而不至者ꎬ圣与、子中”(元好问«寒食灵泉

宴集诗序»)ꎮ〔２１〕

三是士人群体ꎮ 乃马真后三年(１２４４)魏璠

一行ꎬ四年(１２４５)元好问一行ꎬ宪宗二年(１２５２)
杨奂一行ꎬ都人数众多ꎮ 而考其陪同人员则多有

重合ꎬ应该多为东平幕府文士ꎮ 陪同魏璠的徐世

—６６１—

　 ２０２１. １０学者专论



隆为金正大四年 (１２２７ ) 进士ꎬ于金亡前一年

(１２３３)入严实东平幕府为书记ꎬ对东平府学的教

育作出了较大贡献ꎬ每岁“署题考试ꎬ等其甲乙”ꎬ
“自入学ꎬ亲为诸生讲说ꎬ其课试之文有不中程

者ꎬ辄自拟作ꎬ与为楷式”ꎬ使东平人才辈出ꎬ其中

优异者即有元初名臣张孔孙ꎮ〔２２〕 张孔孙之父张

澄金亡前曾与杜仁杰、麻革等人携家依元好问于

内乡ꎬ金亡后严实聘以师宾之礼ꎬ为幕府参议(元

好问«张仲经诗集序»)ꎮ〔２３〕 元好问一行中ꎬ刘浚

明是定襄教授ꎬ或为同行者ꎻ邢敏(字公达)金末

为左司员外郎ꎬ终大名判官ꎬ元好问«萧斋并引»
称“北渡后居阳平ꎬ见关中人邢公达”ꎬ〔２４〕 “阳平”
为冠氏旧称ꎬ则邢敏或与元好问同被羁管于聊

城ꎮ 杨奂金末为太学生ꎬ金亡后依冠氏赵天锡ꎬ
严实多次问其行藏ꎬ他却从未前去拜访(元好问

«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

碑»)ꎮ〔２５〕通过戊戌试(１２３８)后ꎬ杨奂任河南路课

税所长官十余年ꎬ宪宗元年(１２５１)６６ 岁时因病

辞职ꎬ次年即游东平、谒孔庙ꎬ得到了严忠济的隆

重接待ꎮ 严忠济派监修官韩文献、刘诩及掌管孔

庙祭祀事务的孔 、张宇、郭敏等人陪同前往ꎬ东
平幕府的商挺、卢武贤、李祯、句龙瀛(一作勾龙

瀛)、李简、江绂、李绂、段弼等人在东湖为他饯

行ꎬ还有人前行探路ꎬ到曲阜又有族长率领族人

接应ꎬ孟氏诸孙也迎于道左ꎬ〔２６〕 可谓声势浩大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郭敏是位画家ꎬ此行对曲阜孔庙

进行了图绘ꎬ杨奂下山后作«东游记»即依图行

文ꎬ使图文共成双璧ꎮ 卢龙人韩文献至元元年

(１２６４)任东平路学校官兼修孔子庙提领ꎬ与提控

监修王元庆等人再度谒庙ꎮ 对元好问、魏璠、杨
奂等前金文士来说ꎬ东平多故人ꎬ其中就有元好

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中州才士十余位ꎬ如孔元

措、张圣予(一作圣与)、李世弼、徐世隆、杜仁杰、
张澄、商挺、句龙瀛、杨云鹏(一名杨鸿、杨鹏)、赵
维道等ꎮ 严实父子的喜接文士和故人众多ꎬ使他

们在东平受到特殊礼遇ꎮ
四是士人个体ꎮ 太宗七年(１２３５)王万庆、谢

彦实ꎬ十二年(１２４０)高诩ꎬ宪宗元年(１２５１)李治ꎬ

三年(１２５３)王鹗ꎬ五年(１２５５)郝经ꎬ六年(１２５６)
刘德渊谒庙ꎬ均未见有其他人员陪同的记载ꎬ但
不排除他们的行程中仍有严忠济的接待和资助ꎮ
王万庆(一作曼庆)是金代名士王庭筠犹子ꎬ金末

任行省右司郎中ꎬ «金史» 本传称其 “能诗并

书”ꎬ〔２７〕元好问«王黄华墓碑»也称其“文章字画

能世其家”ꎮ〔２８〕 王万庆谒庙背景不详ꎬ只有留题

中“乙未岁二月廿有二日ꎬ古兖谢彦实、辽海王万

庆来自任城ꎬ敬谒阙下” 〔２９〕 记载了此次谒庙的时

间、人员和爵里ꎮ 高诩为益津人ꎬ或为高翿兄弟ꎬ
宪宗三年(１２５３)元好问游东平时与诸文士举行

寒食灵泉宴集也有其人ꎬ他于太宗十二年(１２４０)
谒庙时或已进入东平幕府ꎮ 郝经谒庙时 ３３ 岁ꎬ
先后在顺天贾辅和张柔幕府坐馆ꎬ张柔于宪宗四

年(１２５４)移镇亳州ꎬ郝经结束坐馆次年便束装东

行ꎬ谒庙前曾到东平拜会严忠济(郝经«灵泉行»
诗序:“乙卯秋八月ꎬ及行台严公猎于东山ꎬ遂会

于凤山之灵泉”)ꎮ〔３０〕刘德渊为王若虚门人ꎬ王恽

«故卓行刘先生墓表»记其金末对王若虚“辨惑”
诸作深为会心ꎬ潜心史学ꎬ金亡后在戊戌试中魁

河北西路ꎬ因个性与世不合而仕路不达ꎬ以教授

后学与著书立说为务ꎬ一生“高风苦节”ꎬ〔３１〕 个人

生计或也存在困难ꎬ在“仲冬朔日” (刘德渊«拜

谒至圣文宣王庙留题»诗末自注) 〔３２〕 独行谒庙ꎬ
一定困难重重ꎮ 相较而言ꎬ王鹗、张德辉、姚枢谒

庙是在受忽必烈召问或任职之后ꎬ条件应该略

好ꎮ 王鹗受召问在乃马真后三年(１２４４)ꎬ张德辉

在定宗二年(１２４７)ꎮ 宪宗二年(１２５２)张德辉又

与元好问同道北上觐见忽必烈ꎬ第二次谒庙时

(１２６４)身份是东平路宣慰使ꎻ姚枢谒庙时为东平

路宣抚使ꎮ
而进一步分析ꎬ我们还会看到谒庙人员之间

的师友渊源关系:金亡前元好问举荐的五十四位

“天民之秀”ꎬ其中即有王万庆、孔元措、魏璠、徐
世隆、张澄、句龙瀛、杨鹏、杜仁杰、李治、杨奂、王
鹗、张德辉等十余人ꎻ李治受忽必烈召问ꎬ推荐魏

璠、王鹗、郝经等人ꎻ魏璠受召问ꎬ推荐中州名士

六七十人ꎬ〔３３〕也应以上述人员为主ꎻ王鹗则向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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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烈举荐李治、徐世隆、郝经为学士ꎮ 此外ꎬ元好

问、张德辉、李治金亡后曾一起寓居真定ꎬ讲论学

问与天下治道ꎬ号称“龙山三老”ꎻ郝经是元好问

弟子ꎬ并受到杨奂指授ꎻ元好问羁居聊城期间ꎬ徐
世隆前去探望ꎬ元好问«病中感寓赠徐威卿兼简

曹益甫、高圣举先生»诗有“不是徐卿与高举ꎬ老
夫空老欲谁传” 〔３４〕之句ꎻ姚枢太宗十三年(１２４１)
为燕京行台郎中时在燕京倡行文治儒业ꎬ元好问

作«答公茂»诗对其大加称扬ꎮ〔３５〕 因而考察这一

时期士人的谒庙现象ꎬ虽然很多并未同行且拉拉

杂杂历时三十余年ꎬ但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其中

连点成面的网状结构ꎮ 结合他们的创作以及在

元初为儒学复兴所做的努力ꎬ我们可以清晰地感

受到他们不惮辛劳地向曲阜行进ꎬ正有一些共同

的情感和愿望在漫长的旅途和相同的场域中声

气相通地呼应和流淌ꎮ

二、礼乐山川:“东家”故迹与儒学自信

金朝的灭亡使士人失去了原有的仕宦身份ꎬ
却也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

间ꎬ从“只知灞上真儿戏ꎬ谁谓神州遂陆沉”(元好

问«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３６〕 的亡国惊愕和

“兵饥不死天所存” (元好问«赠周良老») 〔３７〕 的

身在窃幸中回过神来ꎬ游历名山大川成为修复创

伤、重新寻找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ꎬ曲阜朝圣是

这一时期游历之风中最为特殊的一种ꎮ 然而无

论是单独行动、结伴而行还是有人资助抑或公余

而行ꎬ在交通并不发达且战乱后州郡残破、民生

凋敝的时代ꎬ每一次朝圣之行都极为不易ꎮ 对于

这些劫后余生的文士来说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心

中圣地ꎬ自然感慨良多ꎮ 元好问«曲阜纪行十首»
第一首即梳理自己少读«仲尼居»、长学«鲁论»ꎬ
一步步进入经学堂奥ꎬ进而“慨然望阙里ꎬ日思膏

吾车”ꎬ对有朝一日能够拜谒阙里充满向往ꎻ然而

“因循迫桑榆”ꎬ直到晚年经历亡国之痛后才有机

会实现梦想ꎬ亲瞻圣迹ꎬ感叹“今日复何日ꎬ南冠

预庭趋ꎮ 隐隐金石声ꎬ恍如梦清都ꎮ 伟哉神明

观ꎬ欣幸当何如”ꎮ〔３８〕杨奂则在«东游记»中的«告

先圣文宣王»文中无比窃幸地感叹:“今日何日ꎬ
匍匐庭下ꎬ死无憾矣!” 〔３９〕 郝经也是在到达孔庙

后ꎬ“积年耿耿ꎬ方为释然”ꎬ为事梗不得久留而深

感遗憾ꎮ〔４０〕

从谒庙创作来看ꎬ这一时期的朝圣书写呈现

出悲欣交集的复杂情绪ꎬ士人在这些纷纭的情绪

中失落、伤感、沉痛、纠结ꎬ并在努力寻求亮光和

出口ꎮ
首先ꎬ圣址的荒颓和儒学的失落ꎬ在士人内

心激起了沉重的回响ꎬ他们此前关于圣址的美好

想象不时被眼前的现实打破ꎬ因而文字中便有了

许多相似的伤悼ꎮ 元好问«曲阜纪行十首»从第

二首开始ꎬ对曲阜殿屋、三桧、陋巷、泮宫、讲堂、
白塔、林墓等故址一一题咏ꎮ 诗人看到ꎬ维系千

百年来天下士人瞩望的曲阜圣址ꎬ处处荒芜凋

残ꎮ 殿屋只见瓦砾ꎬ“殿屋劫火余ꎬ瓦砾埋荒基”
(其二)ꎻ雩台、泮宫都已荒废ꎬ“雩台满荒榛ꎬ逵宫

余曲沼”(其三)ꎻ“泮宫何所有ꎬ舞雩但荒台ꎮ 泮

水涸已久ꎬ北风卷黄埃” (其五)ꎻ讲堂只有荒基ꎬ
“不见讲堂处ꎬ指似存世谱ꎮ 遗基洙泗间ꎬ荒恶余

十亩” (其七)ꎻ甚至还有佛屋佛塔ꎬ“塔庙恣汝

为ꎬ岂合鲁城闉ꎮ 鲁人惑异教ꎬ吾道宜湮沦”
(其八)ꎮ 孔子林墓更是棘榛遍野ꎬ史迹难辨ꎬ“林
间百草具ꎬ棘刺死不蕃ꎮ 博陵石翁媪ꎬ名字

无留镌ꎮ 两兽墓前物ꎬ岁久乃讹传” (其十)ꎮ 在

诗人心里ꎬ颓坏凋残的并不仅仅是这些曾经承载

儒学经义的建筑ꎬ更可嗟叹的是其中包含的世道

和师道之衰:“所嗟世道衰ꎬ师授日莽卤ꎮ 空余千

岁井ꎬ 黕黑昭终古ꎮ” (其七) 〔４１〕 从明昌二年

(１１９１) 大修到元好问谒庙的乃马真后四年

(１２４５)ꎬ时光已历 ５４ 年ꎬ当年修葺一新的文化遗

址已经破败不堪ꎬ何况贞祐二年(１２１４)这里还遭

遇过战火的焚荡ꎮ 这些寄寓着厚重文化意义的

事物的凋残ꎬ在士人心中激起的更多是作为文明

根本的儒学地位的失落ꎮ 佛屋佛塔建在曲阜ꎬ在
元好问看来正是“吾道”沦丧的标志ꎮ

杨奂在众人的陪同下怀着一份好心情游历

曲阜ꎬ欣喜地与杜甫«望岳»诗刻、党怀英所书“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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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孔元措所筑射圃台等一一相会ꎮ 诵杜甫“浮
云连海岱ꎬ平野入青徐”之句ꎬ望鲁城、孔林而“不
觉喜色津津溢于眉睫”ꎬ感叹“二三千里之远ꎬ今
一举而至ꎬ与其终身拘拘儒儒于二百里内者ꎬ不
亦异乎”ꎻ为党怀英书“茶泉”而不名ꎬ“缅想前辈

风度”表达敬意ꎮ 但好心情总是不时被荒台颓址

所破坏ꎮ 他在一个清晨钟鸣之时到达杏坛之下ꎬ
“痛庙貌焚毁”ꎻ由陋巷观颜井亭ꎬ感叹 “亭废

矣”ꎻ抵达灵光殿ꎬ看到殿基“破础断瓦ꎬ触目悲

凉”ꎻ到达尼山ꎬ看到“庙庭废虽久ꎬ而规模犹见”ꎻ
到观川亭ꎬ“瓦砾中得一断石ꎬ盖前进士浮阳刘烨

«夹芦辩»也”ꎮ〔４２〕 杨奂谒庙比元好问晚 ７ 年ꎬ或
比元好问所见更为残破ꎮ 时间的风雨自然会剥

蚀历史建筑原有的色彩ꎬ而长久的战争和易代之

际的儒学失落ꎬ使这些承载着重要文化信息的建

筑未能得到相应的保护和及时的修缮ꎮ 杨奂在

«郓国夫人殿记»中写到此殿的命运:“由唐宋降

及于金ꎬ号称尤盛ꎮ 贞祐之乱ꎬ扫地无余ꎬ故老彷

徨ꎬ莫不痛心ꎮ”而元初又有“造舟者犯我林庙ꎬ伐
我民冢ꎬ珍材堆积如阜”ꎬ孔林树木遭遇砍伐ꎬ听
闻严忠济上山ꎬ“尽委而去”ꎮ〔４３〕 恰好朝廷有旨修

复庙堂ꎬ于是将被砍伐的木材用来修缮郓国夫人

殿ꎮ
郝经«去鲁记»记载ꎬ他是由鹿门入曲阜ꎬ经

过公宫、稷门、泮宫、灵光故基ꎬ由颜巷抵达阙里ꎬ
谒先圣庙ꎬ入杏坛ꎬ登奎文阁ꎬ入坟林ꎬ拜孔子、伯
鱼、子思墓ꎬ拜谒周公、颜回庙ꎬ一路既为亲拜圣

址而庆幸留连ꎬ却也为“先圣庙廷、宫序、廊庑ꎬ颓
圮殆尽” 〔４４〕的状况极为痛心ꎮ 他在«曲阜怀古»
组诗中也写道:“颜巷无颜徒ꎬ荒烟乱榛梗ꎮ 奚复

辨崇陋ꎬ凄然想幽屏” («颜巷»)ꎻ“中城缭危基ꎬ
公宫尽禾黍ꎮ 惟余文宪庙ꎬ青松荫寒础” («周

庙»)ꎮ〔４５〕他又在«楷木杖笏行»中写道:“乱来秦

火几番烧ꎬ土黑灰寒共憔悴ꎮ 灵光殿基秋草深ꎬ
牧童相唤穿坟林ꎮ 青蛙乱聒颜氏井ꎬ饥乌落日啼

白禽ꎮ”而与此形成对应的ꎬ是当时文化断裂的危

机:“佩玉长裾新进士ꎬ回视«诗» «书»等闲事ꎮ
赭袍白马飞将军ꎬ阔剑长枪不识字ꎮ 中原惨惨无

神灵ꎬ白骨蔽野无苍生ꎮ 只知下石谁手援ꎬ老夫

有泪洪河倾ꎮ” 〔４６〕 金末以词赋取士ꎬ“举子业”与

儒家经典的治世精神产生偏离ꎬ以至于进士不解

六经真义ꎻ而乱世中“豪杰”并起ꎬ面对百姓惨遭

屠戮ꎬ落井下石者多ꎬ出手救援者少ꎮ 比战争破

坏性更大的无疑是世道人心的沦丧ꎮ
其次ꎬ曲阜孔庙的圣人之迹、乾坤气象和礼

乐山川ꎬ又让士人强烈地感受到斯文在兹的儒学

自信ꎮ 作为金亡后最早的谒庙者ꎬ王万庆的谒庙

诗正表达了这样一份自信ꎮ 诗云:“圣道遗宗主ꎬ
干戈隔岁年ꎮ 相传周礼乐ꎬ曾是鲁山川ꎮ 日月辉

光实ꎬ 乾坤气象全ꎮ 东家典刑在ꎬ 乔木翠参

天ꎮ” 〔４７〕由于战争阻隔ꎬ瞻拜圣哲时已恍如隔世ꎮ
诗人伫立于鲁国故地ꎬ想到这里所维系的礼乐文

明ꎮ 鲁国为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ꎬ对周代文物典

籍保存完好ꎬ昭公二年(前 ５４０)晋大夫韩宣子访

鲁时赞叹:“周礼尽在鲁矣ꎮ” 〔４８〕 诗人看到日月辉

光充满天地ꎬ乾坤气象完好ꎬ乔木苍翠参天ꎬ一派

欣欣向荣ꎬ感到无比欣慰ꎮ 诗中“东家”指孔子ꎬ
鲁人以其为“东邻孔丘”ꎬ本有轻视之意ꎬ但在金

元之际的诗歌中ꎬ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士人对这位

“东家”发自内心的亲近ꎮ 五年后高诩的«庚子岁

七月上旬ꎬ益津高诩敬谒圣师祠下ꎬ谨题二绝句ꎬ
以志其来»诗ꎬ颇可作为王万庆诗歌的注脚ꎬ而更

为写实:“帝王而下几兴亡ꎬ销尽繁华作战场ꎮ 独

有东家诗礼在ꎬ子孙万古读书堂ꎮ” “六经不幸火

于秦ꎬ日月曾何碍片云ꎮ 用舍从来开治乱ꎬ皇天

本不丧斯文ꎮ” 〔４９〕 秦火烧不尽六经ꎬ战争和改朝

换代的“片云”如何可以遮蔽日月的辉光? 诗人

认为ꎬ天意从来未曾有过沦丧斯文的企图ꎬ自古

以来帝王任用的是贤人还是佞幸ꎬ才是世之治乱

的由头ꎮ
但更多情况下ꎬ诗人们是通过遗迹题咏来体

悟儒学本义ꎬ将曲阜景观融入对儒学现状与未来

的思考之中ꎮ 杨奂的谒庙题诗与刘诩、韩文献的

和诗ꎬ都呈现出这种以诗悟道的特点ꎮ 三诗云:
会见春风入杏坛ꎬ奎文阁上独凭栏ꎮ 渊

源自古尊洙泗ꎬ祖述何人似孟韩ꎮ 竹简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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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火冷ꎬ楷林空倚鲁城寒ꎮ 飘零踪迹千年后ꎬ
无分东家老一箪ꎮ (杨奂)

萋萋野草翳雩坛ꎬ回首尼山一凭栏ꎮ 空

想文风复邹鲁ꎬ岂知俗学尚申韩ꎮ 虚堂书寂

禽声杂ꎬ高阁春深桧影寒ꎮ 乐道独怜紫阳子ꎬ
忘情轩冕羡瓢箪ꎮ (韩文献)

乘闲策杖上郊坛ꎬ绝胜登楼静倚栏ꎮ 千

古遗踪思孔孟ꎬ百年雅集数杨韩ꎮ 泉通鳌背

波纹冷ꎬ月照龙门夜色寒ꎮ 此去关西有东鲁ꎬ
柳塘沙路走壶箪ꎮ (刘诩) 〔５０〕

奎文阁初建于宋天禧二年(１０１８)ꎬ本名书

楼ꎬ金章宗明昌六年(１１９５)赐名奎文阁ꎬ因而杨

奂的登览情绪中也叠合了故国怀想ꎮ 他在诗中

探讨的是:儒家思想自古就是治国渊源ꎬ但是谁

能像孟子、韩愈那样祖述传承? 秦火烧不绝承载

儒家思想的竹简ꎬ但如今子贡手植的楷木依旧空

倚鲁城ꎬ显示着儒学未复的寒凉ꎮ 孔子周游列国

传道求志ꎬ生于千载后的自己踪迹飘零、生计萧

瑟ꎬ却无缘亲承孔子的教诲ꎮ 刘诩、韩文献的和

诗都有与杨奂在同一背景下的思考ꎮ 韩文献诗

对于野草翳蔽的雩坛和凭栏远眺中苍茫荒凉的

尼山充满失落之感:本该有朗朗书声的儒家庙

庭ꎬ如今却只听见禽鸟声杂ꎻ而令士人千载瞻望

的庙堂高阁ꎬ却只把桧树的阴影衬托得更为寒

凉ꎮ 第二联道出心事:“空想文风复邹鲁ꎬ岂知俗

学尚申韩ꎮ”将杨奂的“孟韩”换为“申韩”ꎬ申不

害与韩非ꎬ他认为正是申韩俗学使恢复儒家文风

的道路变得邈远漫长ꎮ 末联回到和诗主题ꎬ对杨

奂的“乐道”情怀和追羡儒家瓢箪生活的高格表

示赞赏ꎮ 刘诩诗在情绪上比前二人明朗ꎬ认为乘

闲策杖亲上郊坛拜谒ꎬ绝胜过空自倚栏的眺望和

感叹ꎮ 他在第二联将杨奂的“孟韩”、韩文献的

“申韩”换成了“杨韩”ꎬ杨奂与韩文献ꎬ称道这次

追思孔孟的朝圣雅集ꎮ 末联顺便为即将西归的

杨奂送行ꎬ句后自注“紫阳有归秦之兴ꎬ故及之”ꎮ
在诗人的表述中ꎬ不是“此去东鲁有关西”ꎬ而是

“此去关西有东鲁”ꎬ一方面是为了押韵ꎬ另一方

面也有将东鲁作为天下儒士瞻望的中心ꎬ寄寓斯

文在兹之意ꎮ
圣址的衰颓令士人痛惜ꎬ然而圣人之道是否

真的仅仅存在于这些有形的建筑之中? 在«去鲁

记»中ꎬ郝经看到“泮宫虽废而泮水犹在”ꎬ启发他

将此前的感性叹息升华为理性思考:
大哉圣人之道ꎬ其不与宫庙并存殁乎!

宫庙虽圮ꎬ而圣人之道岳岳也ꎮ 平泰华以为

基ꎬ伐邓林以为楹ꎬ能庇一时而不足以庇万

世ꎻ葺翠羽以为宇ꎬ镘丹砂以为涂ꎬ缀以明月

之珠ꎬ缭以昆虚之玉ꎬ能崇饰一时而不足以崇

饰万世ꎮ 极天下之侈丽ꎬ而圣人之道无所增ꎻ
极天下之卑垫ꎬ而圣人之道无所损ꎮ 盖圣人

之道在土木者小ꎬ而在人心者大也ꎮ〔５１〕

宫庙的崇隆华美固然是士人所愿ꎬ但圣人之

道却并不会随着这些宫庙的颓圮而有所减损ꎬ因
为它存在于人心之中ꎬ不会随着建筑的华美崇隆

而增ꎬ也不会随着建筑的卑垫残损而减ꎮ 就算极

尽天下贵材所筑ꎬ那些有形的建筑都不可能永不

残朽ꎬ而孔子之道却可以不依托于这些外在的建

筑形制流传万世ꎮ 郝经的解释无疑为此前众人

关于圣址荒颓的感叹画了一个句号ꎮ 然而这并

不代表着士人放弃了重修曲阜孔庙的愿望ꎬ或者

说ꎬ他们毕生都在为以朝廷修葺曲阜孔庙、恢复

褒崇祀典为标志的儒学复兴付出着努力ꎮ

三、根枝存道:木之荣枯与儒学盛衰

相传孔子去世后ꎬ弟子们从各地带来树苗植

于孔子墓周围ꎬ形成后世所称的孔林ꎮ 在众多树

种中ꎬ孔子所植的三株桧树与子贡所植的楷树最

为著名ꎮ 郝经«楷木杖笏行»诗云:“孔氏家庭手

植桧ꎬ楷树相望阅千世ꎮ” 〔５２〕 人难百岁而树越千

年ꎬ根植厚土ꎬ栉风沐雨ꎬ人们也总是习惯于赋予

它们一些特别的意义以寄托情感ꎮ 而树木的荣

枯也往往会唤起士人对于圣道隆替的对应性想

象ꎬ在金元之际文明几近断裂的时代ꎬ这种情感

和想象显得尤为深厚和复杂ꎮ
早在金末ꎬ士人对曲阜庙庭的手植桧便有过

一次集中题咏ꎮ 贞祐二年(１２１４)蒙古兵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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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荡使孔子手植桧被烧残ꎬ孔元措收拾残枝携带

到迁都后的汴京分给同宗ꎬ其妻弟李世能找工匠

以残木刻为孔子像ꎬ孔元措与赵秉文作同题文

«手植桧刻像记»ꎻ也有刻为孔子印章者ꎬ麻九畴

有«手植桧印章»诗ꎮ 赵秉文文云:“圣道之废兴ꎬ
固不系于木之存亡ꎮ 新宫火ꎬ三日哭ꎬ重先祖之

居也ꎬ况圣师之手植乎?” “若夫茂其德ꎬ封而植

之ꎬ是圣道常在也ꎬ岂特一木哉!” 〔５３〕 即使是先祖

旧居遭遇火灾也会痛哭三日ꎬ何况是先师手植的

桧树ꎬ它一直保持的生命力已经寄寓了士人“圣
道常在”的美好想象ꎬ而不仅仅是树木本身了ꎮ
我们也可以看到ꎬ四十年后郝经对于宫庙存殁与

圣道废兴关系的思考ꎬ正与赵秉文“圣道之废兴ꎬ
固不系于木之存亡”之说形成了呼应ꎮ 麻九畴

«手植桧印章»诗云:“梁折山摧入小成ꎬ日华留得

寸晖明ꎮ 不盈一握空虫篆ꎬ未丧斯文粗姓名ꎮ 草

木西周朝有暮ꎬ图书东观死犹生ꎮ 二千年后司封

纽ꎬ未信栽时出此情ꎮ” 〔５４〕 将手植桧雕为印章刻

上人名ꎬ手植桧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会随着印章

的传世而得以保存ꎮ 斯文未丧ꎬ任何形态的保存

都能够使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屹立不倒ꎻ只是

不知人们在使用这枚印章时ꎬ是否能感受到两千

年前孔子栽种此树时的初衷呢? 杨奂«东游记»
中说赵秉文、麻九畴的诗文“世多传诵” 〔５５〕ꎬ其原

因应该在于二人诗文不但记载了丧乱后士人为

保存孔子文化遗存所做的努力ꎬ而且揭示了实物

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ꎮ
元好问谒庙的乃马真后四年(１２４５)ꎬ手植桧

已长到将近十抱ꎬ他的«曲阜纪行十首»其三书写

了那场焚荡给树和人留下的深刻创伤:
堂堂鲁三桧ꎬ培植出天巧ꎮ 规摹欲十抱ꎬ

奇秀供百绕ꎮ 谁言甲戌乱ꎬ煨烬入炎燎ꎮ 青

烟干云上ꎬ群鹤空自矫ꎮ 哀哀峄阳人ꎬ肠肺痛

如搅ꎮ 鲁郊木何限ꎬ名取唯一少ꎮ 道存

有污隆ꎬ物齐无寿夭ꎮ 霜皮眼中见ꎬ郁郁自尘

表ꎮ 君看太山石ꎬ万古青未了ꎮ〔５６〕

“鲁三桧”中寄托着孔子当年培植时的良苦

用心ꎬ也是后来者所能感受到的圣人手泽与圣人

心迹ꎮ 诗人甚至在想:鲁郊的树木那么多ꎬ为什

么偏偏要焚烧珍贵的三桧呢? 群鹤绕树哀鸣ꎬ爱
树的峄阳人悲伤无助ꎮ 诗末情感由抑转扬ꎬ诗人

相信“道存有污隆ꎬ物齐无寿夭”ꎬ世道的升降和

宇宙的齐物都是百世常理ꎬ衰残的桧树总有一天

会焕发生机ꎬ像泰山的石头一样ꎬ苍青的色泽万

古不磨ꎮ 对树的自信背后ꎬ无疑是诗人对于儒学

的自信ꎮ
当然ꎬ元好问不会想到ꎬ在他朝圣之行后的

第三年(１２４７)ꎬ象征着儒学气运的手植桧复萌

了ꎮ 这一消息被一位“鲁客”传给了尚在顺天贾

辅幕府坐馆的郝经ꎬ郝经激动之余作«手植桧复

萌文»ꎬ对此事的意义大加发挥ꎮ 郝经更多思考

孔子植树的本意ꎬ说植树本非圣人之事ꎬ圣人之

事是“植生民ꎬ植道德ꎬ植教化”ꎻ然而在礼崩乐坏

的时代ꎬ圣人自忖不能等待再有尧、舜、禹、汤、
文、武那样的圣王来种植ꎬ于是以道自任ꎬ亲自种

植ꎮ 郝经还将孔子的种植之举与六经相联系ꎬ认
为此植正与孔子整理六经典籍的初衷相呼应ꎬ因
而其意义就不仅仅在于植树本身:“乃桧于名而

植于实ꎬ以道德为元气ꎬ以仁义为株跋ꎬ以尧、舜、
禹、汤为植干ꎬ以文、武、周、召为枝叶ꎬ以行业崇

蕴之ꎬ以恩泽濡溉之ꎮ 则其植也卓矣ꎬ有大

于舜、禹、汤、武之亲植之者也ꎮ”郝经将自然界的

植物附寄以儒家道德意义ꎬ也寄托着他对于儒家

士人所应担负的生民、道德、教化之责的思考和

认识ꎮ 他认为孔子植树的意义甚至大于舜、禹、
汤、武这些圣王的亲植ꎬ代表的是他对于“道统”
与“治统”孰重孰轻的思考ꎬ也即儒学经纬天地、
载覆万世ꎬ是远大于政治形态的存在ꎮ 这是在非

汉族统治的易代之际ꎬ士人对于儒学意义的重要

定位ꎮ 手植桧复萌也给了郝经极大的信心ꎬ他相

信桧树的自萌是一种美好的先兆ꎬ“雷霆郁而必

震ꎬ卉木寒而必春ꎬ日月食而必明ꎬ圣道塞而必

行”ꎬ“必有其人植之也ꎬ圣人之道必行矣”ꎮ〔５７〕 这

一事件也应该对他八年后的朝圣之行有所促动ꎮ
元好问、郝经曲阜之行的意外收获ꎬ是都得

到了一些桧树残枝ꎮ 元好问请人刻为孔子、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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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孟子等十哲像ꎬ以文楷为龛ꎬ并作«手植桧圣

像赞»ꎬ将对树的情感与孔子的形象合而为一ꎬ认
为“手所植焉ꎬ形所寓焉”ꎬ相信它会如召公甘棠、
夏鼎殷盘一样传世不绝ꎻ且得之不易ꎬ“像出于手

桧为难ꎬ其得于煨烬之余又为难”ꎬ因而“宜为儒

家世宝”ꎮ〔５８〕 郝经则有古体长诗 «手植桧孔子

像»ꎬ描绘孔子像:“澜翻海口与河目ꎬ突兀六经还

在腹ꎮ 梁木可仰天未祝ꎬ元气不死生意足ꎮ” 〔５９〕

郝经认为手植桧孔子像六经在腹ꎬ元气充沛ꎬ见
之者敬如孔子ꎮ 在这种由木到人、由形象到精神

的转化中ꎬ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也

在士人内心获得了比以往仅读圣贤书更为深切

的体认ꎮ
相比于桧树只有三株极为珍贵ꎬ楷树却数量

庞大而且郁郁成林ꎮ 作为重视儒学的方式ꎬ金朝

还将楷木所制的笏板用于科举及第的奖励ꎬ“金
源以来ꎬ进士登第ꎬ例授楷笏ꎬ无则以槐代之”(郝

经«楷木杖笏行») 〔６０〕ꎮ 金亡后科举中断ꎬ这一美

好传统也渐成为遥远的佳话ꎮ 王恽在卫州故乡

时ꎬ曾得到杨奂所赠的一枝楷杖ꎬ他也是第一次

认识楷木ꎬ特写«楷杖铭»以作纪念ꎮ〔６１〕 郝经谒

庙ꎬ孔氏族长也以笏、杖各十相赠ꎬ郝经为作«楷
木杖笏行»古体诗ꎬ同样赋予儒学的象征义ꎮ 他

描述楷木近年被砍伐的遭遇云:
年来旦旦加斧斤ꎬ干为扂楔枝为薪ꎮ 知

音抱去甚泣玉ꎬ观者掩面如悲麟ꎮ 大横庚庚

紫蛇腹ꎬ手板霑恩照绯绿ꎮ 老儒扶藉见圣人ꎬ
岂并枯藤与桃竹? 斯文将坠吾道亡ꎬ不绝一

线甚滥觞ꎮ 岂为区区徇枯木? 亦如告朔存饩

羊ꎮ 摩挲东家扣胫杖ꎬ拂拭囊中击蛇笏ꎮ
会当立圣蠲祆昏ꎬ鞭击鱼龙起春窟ꎮ〔６２〕

儒学失落使楷木失去了尊贵地位ꎬ而被俗世

砍伐为薪ꎮ 郝经所强调的是ꎬ楷木不是普通的

“枯藤与桃竹”ꎬ而是“老儒扶藉见圣人”的圣物ꎻ
如今重视楷木ꎬ也并不仅仅是重视一种物质形态

上的树种ꎬ而是如孔子对子贡所说的“尔爱其羊ꎬ
我爱其礼”ꎬ重视的是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ꎬ最
终恢复“吾道”之尊和“户有弦诵家诗书”的礼乐

文明ꎮ 在“斯文将坠吾道亡”的危急时刻ꎬ郝经更

多从中看到了楷木所寄托的“不绝一线甚滥觞”
的作用ꎬ因为它给士人带来了斯文未坠的希望ꎮ
诗末“摩挲东家扣胫杖”四句ꎬ郝经表达的是要以

楷木杖作为武器ꎬ击打那些破坏礼乐文明的“祆
昏”ꎮ 祆教俗称拜火教ꎬ曾为古波斯国教ꎬ南北朝

时传入中国ꎬ唐代一度盛行于长安ꎬ郝经以此来

泛指外来宗教ꎬ或即指佛教而言ꎮ
郝经诗中所说的“击蛇笏”ꎬ是曲阜孔庙的著

名典故ꎮ 宋代以楷木为笏ꎬ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

道辅任宁州军事推官期间ꎬ宁州天庆观出一“神
蛇”ꎬ官民拜祭ꎬ人拥路堵ꎮ 孔道辅认为此蛇惑民

乱俗ꎬ“以笏击蛇ꎬ碎其首”ꎮ 石介为撰«击蛇笏

铭»赞其正气ꎬ并引申发挥到朝廷人事:“轩阶之

间ꎬ有罔上欺民先意顺旨者ꎬ公以此笏击之ꎻ朝廷

之内ꎬ有谀容妄色附邪背正者ꎬ公以此笏击之ꎮ
夫如是ꎬ则轩阶之下不仁去ꎬ庙堂之上无奸臣ꎬ朝
廷之内无妄人ꎮ” 〔６３〕此事也成为后世士人弘扬正

气的著名典故ꎮ 曲阜孔氏后人以孔道辅击蛇笏

的尺寸制作楷木笏ꎬ作为礼物送给来谒庙的士

人ꎮ 宋室南迁后ꎬ孔道辅击蛇笏曾由金崇庆二年

(１２１３)特赐进士、入元后任宣抚使的王檝收藏ꎬ
后传于画家张彦远ꎮ 张彦远绘制了一幅«孔道辅

击蛇笏图»ꎬ于海迷失后元年(１２４９)请元好问题

辞ꎮ 元好问«孔道辅击蛇笏铭»对孔道辅与石介

极为称道ꎬ并为击蛇笏在当时难以发挥作用而感

叹:“徂徕之铭董狐笔ꎬ神物当为吾道惜ꎮ” 〔６４〕 斯

文将坠ꎬ连击蛇笏这样的神物也在惋惜“吾道”的
失落ꎮ 郝经又有«击蛇笏赋»ꎬ以赋家笔法详述孔

道辅击蛇过程ꎬ并将之与历史上的义士壮举相比

拟ꎬ“若子房之睨秦”ꎬ“若太尉之击朱泚”ꎬ并总

结其意义云:“仲尼之以直道诒厥子孙ꎬ俾万世如

矢者ꎬ不屈不挠ꎬ拔邪树正ꎬ赏善诛恶ꎬ无时而已

也ꎮ 则是笏也ꎬ与诛卯刃ꎬ修经笔ꎬ兵莱人戈ꎬ叩
原壤杖ꎬ堕三都锸ꎬ异时而同迹ꎬ仲尼为不死

矣ꎮ” 〔６５〕对孔氏后人尊行孔子正直敢为、扶正祛

邪的优良传统击节赞叹ꎮ 而他自己得到楷木杖

与楷木笏ꎬ也希望能够发扬儒家弘毅的行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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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世不绝生民福ꎬ我欲载之告四隩ꎮ 斥去伪

邪信抑屈ꎬ矫矫更用击蛇笏ꎮ” 〔６６〕 斥去伪邪ꎬ弘立

正道ꎬ使圣世不绝ꎬ生民永福ꎮ
桧、楷之外ꎬ曲阜还有名木曰“韦编竹”和“杏

坛树”ꎮ 郝经«手植桧孔子像»云:“文楷十里泰

山麓ꎬ墓前举是韦编竹ꎮ” 〔６７〕 韦编竹所代表的孔

子的好学精神ꎬ以及杏坛树所代表的孔子的教育

德业ꎬ都使士人缅想感怀ꎮ 元好问曾亲拜杏坛之

下ꎬ«曲阜纪行十首»其二云:“入门拜坛下ꎬ俨然

想光仪ꎮ 忆当讲授初ꎬ佩服何逶迤ꎮ 登降几何

人ꎬ鸾凤相追随ꎮ 千年仰阶级ꎬ天险不可跻ꎮ”他

进而自问:“文杏谁此栽ꎬ世世传清规ꎮ 植根得所

托ꎬ在木将何知?” 〔６８〕木无知而人有知ꎬ世人千年

瞻仰ꎬ都以不能登堂亲炙为憾ꎮ 郝经 «曲阜怀

古杏坛»诗后半部分云:“有席不暇暖ꎬ木铎揺

西东ꎮ 谁知千万世ꎬ遂为吾道宗ꎮ 枝叶今尤

多ꎬ春来花更浓ꎮ” 〔６９〕 郝经历数孔子巡游和教育

弟子的事迹ꎬ指出了孔子千万世之后仍为“吾道

宗”的地位不会改易ꎮ 杏树开花有季ꎬ诗人相信

枝叶繁茂的杏花春来一定会开出秾丽的花朵ꎬ
“吾道”也一定会重新振起ꎮ

四、斯文不坠:圣哲体认与道统接续

“斯文将坠吾道亡”是金元易代之际士人最

深的担忧ꎬ因而瞻拜孔庙的过程ꎬ实际上也是他

们对中国儒学发展历程进行重新观照的过程ꎮ
朝圣之行中ꎬ他们瞻拜孔子、颜回、孟子、周公、子
思墓园ꎬ对儒学圣哲的功业进行了重新体认ꎬ也
对儒学“道统”发表了看法ꎬ从中也可看出程朱理

学对于元初北方儒学的浸润ꎮ
有意识地为儒道立统始自韩愈ꎬ其«原道»一

文在排斥佛、老的基础上提出了尧、舜、禹、汤、
文、武、周公、孔、孟的儒道统序ꎬ并认为“轲之死ꎬ
不得其传焉”ꎮ〔７０〕宋初孙复、石介确认韩愈之说ꎬ
并在尧之前增加了伏羲等六位传说中的圣人ꎬ孟
子之后加进了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四位贤人ꎮ
二程又将韩愈道统中的伦理之道融合进了宇宙

本体论ꎬ使道统论呈现出鲜明的理学特征ꎮ 到朱

熹则将“道”与“统”连用ꎬ正式提出“道统”二字ꎮ
朱熹还从孔子推广到子思、孟子、二程ꎬ认为“子
思之功于是为大ꎬ而微程夫子ꎬ则亦莫能因其语

而得其心也”ꎮ〔７１〕朱熹又通过注解«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四书来阐明他的道统论ꎮ 而随着

程朱理学北传ꎬ这一道统论在北方得到了响应ꎮ
以郝经为视角ꎬ正可以看出这一观点的接受演进

过程ꎮ 在写于定宗二年(１２４７)的«手植桧复萌

文»中ꎬ郝经借“谁来植树”提出了他的“道统”
观: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子ꎻ孔子之后ꎬ
“续植”的功臣有孟子、刘邦、汉文帝、汉景帝、韩
愈ꎬ而韩愈之后ꎬ“后人孰能植之哉?” 〔７２〕 也就是

到韩愈之后ꎬ道统无人可继ꎮ 但他八年后朝圣之

行中所作的«曲阜怀古子思墓»一诗ꎬ却对子思

以及北宋伊洛诸儒的道统地位加以确认ꎮ 诗云:
乃是子思子ꎬ道贯祖孙一ꎮ 颜夭曾始传ꎬ

心授相世及ꎮ «大学»宏纲举ꎬ«中庸» 性理

切ꎮ 浩气有孟轲ꎬ六经复为七ꎮ 向微三大贤ꎬ
圣统几废绝ꎮ 尔来一千年ꎬ晦没无人说ꎮ 韩

李端绪开ꎬ伊洛本根揭ꎮ 万古唐虞心ꎬ日月光

目睫ꎮ〔７３〕

他称颜回、子思、孟子为“三大贤”ꎬ认为如果

没有三人的努力ꎬ“圣统”也即道统将会废绝ꎮ 而

三人功绩却千年晦迹ꎬ无人评说ꎬ直到韩愈、李翱

首发端绪ꎬ二程揭示本根ꎬ这一统绪才得以建立

起来ꎮ 这里显然已经吸收了朱熹的观点ꎬ并将二

程、朱熹所重视的«大学» «中庸» «孟子»郑重列

出ꎮ 在«去鲁记»中ꎬ郝经再次梳理道统ꎬ由伏羲、
尧、禹至孔子ꎬ孔子之后ꎬ“扩充圣人之道者莫如

孟轲氏”ꎬ“尊圣人之道者莫如汉高帝”ꎬ“明圣人

之道者莫如董仲舒”ꎬ“存圣人之道者莫如文中

子”ꎬ“立圣人之道者莫如韩文公”ꎬ将孟子、刘邦、
董仲舒、王通、韩愈都作为兴复儒学、承续道统的

功臣ꎻ到北宋ꎬ“欧、苏则为之藻饰ꎬ周、邵则为之

推明ꎬ司马则为之经济ꎬ程、张则为之究竟ꎮ 
如是则圣人之道虽大ꎬ非诸君则亦委地矣”ꎮ〔７４〕

郝经确认了北宋欧阳修、苏轼、周敦颐、邵庸、司
马光、二程、张载诸儒对于承续道统的贡献ꎬ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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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朱熹道统论的接续ꎬ范围却更为宽广ꎮ
将刘邦及文、景二帝列入道统(严格地说应

为“治统”)ꎬ与金元之际士人希望蒙古帝王重视

儒学的心态有关ꎮ 乃马真后三年(１２４４)谒庙的

徐世隆在党怀英碑阴题道:“时经乱已久ꎬ庙貌未

复ꎬ追想盛明ꎬ不胜慨叹ꎮ 然圣道隆替ꎬ系时戚

休ꎬ褒崇之典ꎬ岂无所待云?”中国历代都褒崇孔

庙ꎬ春秋释典ꎬ金亡后在士人的倡导下ꎬ燕京、真
定、东平等地的释典之礼得以举行ꎬ而曲阜孔庙

作为国家层面的祀典制度一直没有得到恢复ꎮ
徐世隆提出了一个震响时代的问题:“圣道隆替ꎬ
系时戚休”ꎬ维系礼乐文明的“褒崇之典”总有一

天会恢复吧? 杨奂在«郓国夫人殿记»中也说:
“前庙后寝ꎬ三代之定制ꎻ而吾夫子之祀ꎬ本用王

者事ꎮ” 〔７５〕郝经在宪宗八年(１２５８)所作的«顺天

府孔子新庙碑»中也在强调:“至(汉)高帝ꎬ始以

帝王亲祠焉ꎬ于是孔子之道尊与天同ꎮ” 〔７６〕 汉高

祖、宋真宗亲至曲阜举行祀典ꎬ成为后世帝王亲

祀的典范ꎮ 曲阜有景点曰“驻跸处”ꎬ是宋真宗在

曲阜举行祀典时的居处之所ꎮ 在蒙古政权入主

中原之后ꎬ汉人文士对于朝廷恢复曲阜孔庙祀典

的愿望有着突出的文化意义ꎮ 在士人看来ꎬ“能
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郝经«与宋国两淮制置

使书»)ꎬ〔７７〕而尊崇孔子、恢复祀典ꎬ无疑是“中国

之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ꎮ 至元六年(１２６９)谒庙

的陈祐ꎬ在«奠拜圣林谨颂一章»诗中明确提出了

“重修驻跸亭”的愿望:“枳荆不生开圣道ꎬ鸟鸢远

去避神灵ꎮ 伤心试问林梢月ꎬ早晚重修驻跸

亭ꎮ” 〔７８〕荆棘不生ꎬ鸟鸢远去ꎬ圣道重开ꎬ帝王重

来ꎬ正是所有谒庙士人的共同愿望ꎮ
在儒学道统中ꎬ孔子、孟子、颜回、子思的地

位德业得到了士人的重新体认ꎮ 对于孔子ꎬ郝经

认为可与尧、禹并立ꎬ尧立天极ꎬ禹立地极ꎬ孔子

立人极ꎬ孔子的意义在于“发先天之旨ꎬ合后天之

统ꎬ著之书ꎬ与天地并”ꎮ〔７９〕 刘德渊则强调了孔子

周游列国传道的艰辛ꎬ以及发扬六经之旨、整顿

人伦纲常的文化贡献ꎬ其«拜谒至圣文宣王庙留

题»诗云:“七十遑遑席靡安ꎬ周流列国始旋辕ꎮ

发明天理见经旨ꎬ整顿人伦窒乱源ꎮ 比德唐虞贤

更远ꎬ齐仁覆载道弥尊ꎮ 君王师范浑无报ꎬ世世

荣封裕后昆ꎮ” 〔８０〕 他称扬其功其德高于尧舜ꎬ认
为历代帝王对孔子后人的荣封正是尊崇孔子的

标志之一ꎮ 杨奂«东游记»中的«告宣圣文宣王»
文对孔子在“问答之际”所体现的良苦用心高度

致敬:“问仁者七ꎬ而答之者七ꎻ问孝者四ꎬ而答之

者四ꎻ问政者九ꎬ问君子者三ꎮ 所以答之者无一

似焉ꎬ不惟不违其所长ꎬ而亦不强其所不能ꎮ 故

大以成其大ꎬ小以成其小ꎬ造物奚间焉?”«论语»
中对于不同人问“仁” “孝” “为政” “君子”ꎬ孔子

都给予了不同回答ꎬ杨奂认为这是孔子的育人之

道ꎬ孔门弟子的成就并非什么“造物”的作用ꎮ 他

在文中重申孔子学说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垂世立教ꎬ百王所仰ꎬ未有由之而不治ꎬ舍之而

不乱者也ꎮ 春秋诸国ꎬ孰弱于鲁? 降千八百年而

知有鲁者ꎬ吾圣人之力也ꎮ”孔子使鲁国这样一个

在春秋战国时实力并不强大的小国ꎬ八百年后依

然是礼乐文化之所系ꎬ是孔子的巨大贡献ꎬ却也

正可看出历代帝王与士人对礼乐文明的重视ꎮ
杨奂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后有国有家者ꎬ
独不思之耶?” 〔８１〕这一问应该是针对蒙古统治者

而发ꎮ
金元之际的社会现实也使士人对孟子的救

世精神有了深刻体认ꎮ 杨奂在«东游记»中的«告
先师邹国公»文中ꎬ对孟子承续孔子之道给予高

度赞誉ꎬ认为“子之于圣人ꎬ其犹天而地之ꎬ日而

月之欤? 学出于«诗»«书»ꎬ道兼乎仁义”ꎮ 杨奂

认为孟子更为难能可贵的ꎬ是“知«易» 而不言

«易»ꎬ知«中庸»而不言«中庸»”ꎬ这是他对于孟

子更着力于救世心态的揭示ꎬ所谓“汤武则待子

而义ꎬ匡章则待子而孝ꎬ纷纷杨墨之徒待子而后

黜”ꎬ重任在肩ꎬ舍我其谁ꎮ 杨奂否定以往的孟子

“好辩”之说ꎬ认为时事急迫ꎬ他自己欲学无师都

在努力救世ꎬ“奂等去圣人弥远ꎬ欲学无师ꎬ而复

执志不勇ꎬ惟神其相之”ꎮ〔８２〕 这一看法在金元之

际也有一定的代表性ꎬ如王若虚写于金末的«孟
子辨惑»ꎬ即称道孟子“随机立教ꎬ不主故常ꎬ凡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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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于善地”之举ꎬ“盖急于救世而然”ꎮ〔８３〕 郝经在

«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碑»中ꎬ则将诸葛亮的“以
天下自任”之志比于伊尹、孟子ꎬ认为孟子未竟其

志是因为“无王”ꎮ〔８４〕 士人对孟子精神的重新体

认ꎬ既是他们“以天下自任”救世心态的写照ꎬ也
是他们希望在文化断裂之际能够“有王”ꎮ 倘有

值得辅佐之王ꎬ士人又何尝不愿做伊尹、孟子和

诸葛亮? 从元初的现实看ꎬ许衡、姚枢、窦默、王
鹗、张德辉、徐世隆、郝经等一批汉人文士也在前

赴后继ꎬ试图将忽必烈塑造成一位能接续道统的

“王”ꎬ宪宗二年(１２５２)张德辉与元好问觐见时奉

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ꎬ正可作为代表性事件ꎮ
而对于颜回的评价ꎬ谒庙士人却呈现出截然

相反的态度ꎮ 颜回是孔子最为钟爱的弟子ꎬ好学

不辍ꎬ居于陋巷ꎬ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ꎮ 元好问

«曲阜纪行十首»其四对陋巷之陋和颜回之乐予

以回味:“尚想瓢饮初ꎬ至味久益永”ꎬ“贫中有此

乐ꎬ日暮烛何炳ꎮ” 〔８５〕 郝经«曲阜怀古颜巷»也

称赞颜回ꎬ“曲股尽余乐ꎬ闭户只退省ꎮ 自有正大

域ꎬ直造高明境ꎮ 不违独得仁ꎬ无欲乃能静ꎮ 瓢

饮忘万钟ꎬ箪食同五鼎”ꎮ〔８６〕 提出质疑的是杨奂

和刘德渊ꎮ 杨奂«东游记»中的«告先师兖国公»
文云:“无事业见于当时ꎬ无文章见于后世ꎮ 考之

传记ꎬ一再问而止ꎻ察之日用ꎬ一箪瓢而止ꎮ 绵亘

百世之下ꎬ自天子达于庶人无敢拟议者ꎬ将从无

欲始乎? 抑非也ꎬ不可得而知也ꎮ”颜回无可供称

道的事业显扬当世ꎬ也无著述流传后世ꎬ百世而

下却无人敢提出异议ꎬ莫非是看重颜回的 “无

欲”? 他对此表示怀疑ꎮ 刘德渊的质疑更为直

接ꎬ其«拜谒亚圣兖国公留题»诗云:“乐备箪瓢正

妙年ꎬ当时德行冠三千ꎮ 自惭鲁钝浑无作ꎬ枉著

微名慕大贤ꎮ” 〔８７〕刘德渊认为ꎬ颜回亲承圣教ꎬ德
行冠于三千弟子之首ꎬ却因自惭鲁钝而未留下著

作ꎬ可谓“枉著微名”ꎬ辜负了孔子的赞誉ꎮ 颜回

不著书ꎬ在他们看来是不可理解的ꎮ 杨奂著有

«还山集»一百余卷ꎬ又有«天兴近鉴» «韩子辨»
«正统例»«还山教学志»等学术著作ꎬ可惜大多

散佚ꎻ刘德渊也曾著书数万言ꎬ“其说为天地立

极ꎬ为生民立本ꎬ为圣贤立法”ꎬ可惜绝大多数也

散佚无存ꎮ 刘德渊对于斯文的传承也极为在意ꎬ
去世前不久握着王恽的手说:“吾耄矣ꎬ斯文未

丧ꎬ子其自勖ꎬ行有以畀之ꎮ”(王恽«故卓行刘先

生墓表») 〔８８〕其言恳恳ꎬ令人感佩ꎮ
在重申道统的过程中ꎬ谒庙士人对妨害儒学

的诸多“异端”进行了申讨ꎮ 元好问面对曲阜孔

子庙庭的佛屋佛塔ꎬ推及战国时期的杨、墨“异
端”ꎬ«曲阜纪行十首»其八:“许行学神农ꎬ耒耜

手自亲ꎮ 当时子孟子ꎬ直以为匪民ꎮ 况彼桑门

家ꎬ粪壤待其身ꎮ 一朝断生化ꎬ万国随荆榛ꎮ 孟

氏非所期ꎬ安得扬与荀ꎮ” 〔８９〕“桑门”即“沙门”ꎬ僧
侣之代称ꎮ 元好问认为佛教的危害甚于杨、墨ꎬ
孟子不能接受杨、墨ꎬ扬雄和荀子如何能够接受

佛教? 蒙古统治者重视佛道ꎬ无疑使士人感到担

忧ꎮ 谒庙前三年的乃马真后二年(１２４３)ꎬ元好问

北游燕京ꎬ看到金朝故宫琼华岛绝顶上的广寒殿

“近为黄冠辈所撤”ꎬ写下了“岂知荆棘卧铜驼”
“留在西山尽泪垂” («出都二首») 〔９０〕 的诗句ꎮ
郝经则在«手植桧复萌文»与«去鲁记»中ꎬ以极

大篇幅盘点和清理儒学史上的“异端”ꎬ主要有墨

子、晏婴、庄子、杨朱、申不害、韩非、张仪、苏秦、
孙子、吴起、商鞅、李斯、吕不韦、嬴政、王莽、董
卓、曹操、司马懿ꎬ最后是老、释二家ꎮ 他认为ꎬ
杨、墨以似是而乱真ꎬ申、韩以刑名而惨刻ꎬ张仪、
苏秦以口给而苟合ꎬ孙子、吴起以权谲而徼功ꎬ而
曹参启窦氏黄老之学ꎬ晁错挟申、韩之术ꎬ三国魏

晋则引入西方诞幻ꎬ到了南朝ꎬ纤艳相尚ꎬ导致

“人心遂亡ꎬ天理亦灭”ꎮ 唐朝佛老盛行ꎬ以致“中
国将遂为西域矣”ꎻ北宋诸儒振兴儒学颇有成效ꎬ
而到了“近时”ꎬ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异端ꎬ使天下

以儒为讳ꎬ圣道不行:
嗟夫! 近世以来ꎬ以儒为戏ꎬ放辟邪侈者

莫之惩ꎻ以儒为名ꎬ骫骳偷生者莫之振ꎻ窃孔、
孟之糠粃ꎬ掞程、张之糟粕ꎬ欺世盗名ꎬ幸获诡

遇ꎬ以儒自负者莫之正ꎻ作为文章ꎬ衒其儇巧ꎬ
鄙正学为质古ꎬ目纯素为不通ꎬ规规切切ꎬ以

儒相哗者莫之辨ꎻ假我六艺ꎬ文彼奸回ꎬ静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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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深ꎬ矫輮造凿ꎬ如新莽篡汉ꎬ以儒为奇货者

莫之发也ꎮ 破裂冲蹵ꎬ荡揺除刬ꎬ莫知纪极ꎬ
使天下之人以儒为讳ꎬ复以儒为异ꎬ吾道从何

而兴乎? 言虽兴之ꎬ而心实讧之ꎬ圣人之道其

遂不行矣ꎮ〔９１〕

郝经清理了金元易代之际由于圣道不行而

导致的一些破坏儒道纯洁性的“假儒”行为:以儒

为戏ꎬ以儒为名ꎬ以儒自负ꎬ以儒相哗ꎬ以儒为奇

货ꎮ 这些行为不但使孔、孟、程、张的儒学精髓遭

到世人质疑ꎬ也使儒家六经中包含的质实文风被

逞才斗巧的绮丽文风所取代ꎮ 这无疑增加了复

兴儒学的难度ꎬ因为首先要拨乱反正ꎮ 郝经离开

曲阜时心情极为悲怆ꎬ他接下来痛心自问:“虽
然ꎬ天地自若也ꎬ日月自若也ꎬ山川亦自若也ꎬ六
经俱在ꎬ而人之类不尽亡也ꎬ子焉而知父其父ꎬ臣
焉而知君其君ꎬ弟焉而知兄其兄ꎬ妇焉而知夫其

夫? 乐生哀丧ꎬ饥食渴饮ꎬ在人心者岂独亡乎?
圣人之道岂遂不行乎?”天地、日月、山川、六经、
人俱在ꎬ而人伦秩序却已尽丧ꎬ他在悲怆中“泫然

而去”ꎮ 这种巨大的失落与伤感ꎬ也成为他志在

复兴儒学、重建文明秩序的动力所在ꎮ
而更重要的是ꎬ郝经认识到ꎬ道统在人而不

在土木ꎬ“推之使如泰山之高崛ꎬ若垂天之章者ꎬ
亦人也”ꎬ“使之坏烂残缺ꎬ支离崩顿ꎬ晦食而不

明ꎬ萎薾而不立ꎬ壅塞而不行ꎬ至于祸天下而害生

人者ꎬ亦人也”ꎮ 复兴儒学ꎬ重建文明ꎬ所依靠的

正是每一个“人”的力量ꎮ 既然如此ꎬ士人就该挺

身而出ꎬ如孟子所说“不待文王而犹兴”ꎮ 也是在

谒庙两个月后ꎬ郝经接受了忽必烈的征聘ꎬ他说:
“读书为学本以致用也ꎬ今王好贤思治如此ꎬ吾学

其有用矣ꎮ”(王汝楫«郝文忠公年谱») 〔９２〕谒庙后

出仕的士人尚有多位ꎬ如王万庆任职于燕京编修

所ꎬ后受耶律楚材推荐ꎬ与金末名儒梁陟、赵著一

起“直释九经ꎬ进讲东宫”ꎻ〔９３〕 魏璠于海迷失后二

年(１２５０)赴召前往和林ꎬ条陈便宜三十余事ꎬ举
荐六七十人ꎬ时年病死于和林ꎻ李治于宪宗七年

(１２５７)受召问ꎬ对以天下治道ꎬ“不过立法度、正
纲纪而已”ꎬ〔９４〕 后曾短暂进入翰林ꎻ高诩中统元

年(１２６０)任职山东二路都转运司ꎬ高翿则于是年

以国信使所参议官随郝经出使南宋(郝经«宿州

与宋国三省枢密院书»:“今副使刘人杰、参议高

翿亲往计议”)ꎬ〔９５〕韩文献也于是年被召“乘传赴

阙”ꎮ〔９６〕徐世隆宪宗二年(１２５２)赴召ꎬ中统元年

擢燕京等路宣抚使ꎬ此后任太常卿、山东提刑按

察使等职ꎬ至元六年(１２６９)重修燕京ꎬ上奏忽必

烈曰:“陛下帝中国ꎬ当行中国事ꎮ 事之大者ꎬ首
为祭祀ꎬ祭祀必有寝庙ꎮ” 〔９７〕 以图上之ꎬ燕京孔庙

即依其图而建ꎮ 朝圣之行对士人的出处选择及

此后的文化救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五、余　 论

从金亡到忽必烈即位的近 ３０ 年ꎬ是中原文

明几近断裂的时期ꎬ也是一批汉人文士前赴后继

从事文化救亡的时期ꎮ 亡国后ꎬ一批文士沉潜山

林ꎬ精研学术ꎬ讲学传道ꎬ形成了以河南苏门山、
山东东平、河北邢州等地为主体的学术团体ꎮ 随

着金亡次年(１２３５)赵复被俘北上ꎬ程朱理学大规

模北传ꎬ南北儒学在相互交融碰撞中逐步深化ꎮ
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忽必烈即位后ꎬ许衡、姚枢、窦
默、徐世隆等人先后进入中央政治体系ꎬ许衡以

国子祭酒主管教育ꎬ一批汉人与蒙古族子弟在其

指授下成长ꎬ儒学逐渐蔚然成风ꎮ 郝经则在忽必

烈即位前后连上«立政议»«便宜新政»等建国纲

领ꎬ并于中统元年(１２６０)以翰林学士、国信使身

份出使南宋ꎬ以期和平解决南北问题ꎮ 被扣留期

间ꎬ完成了«原古录»«太极演»«周易外传»«玉衡

真观»«续后汉书»等经史著作ꎬ终成一代大儒ꎮ
郝经在北方时曾受到宋儒赵复指授ꎬ因而«宋元

学案»将他列入«江汉学案»体系ꎬ说“河北之学ꎬ
传自江汉先生(赵复)ꎬ曰姚枢ꎬ曰窦默ꎬ曰郝经ꎬ
而鲁斋(许衡)其大宗也”ꎮ〔９８〕 而后世则多将许衡

确立为朱熹之后北方道统的接续者ꎮ〔９９〕

士人谒庙也为曲阜孔、颜、孟三氏后人的教

育问题以及孔庙的重修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姚枢

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宣抚东平时谒庙ꎬ发现“圣贤之

后ꎬ«诗»«书»不通ꎬ与凡庶等”ꎬ聘请洛阳儒士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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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ꎬ“授之经而学夫

礼”ꎮ〔１００〕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３)前后ꎬ在姚枢、元
好问、杨奂等人指授下成长起来的王恽以山东东

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谒庙ꎬ写有«拜奠鲁文宪王庙

二十八韵»«拜奠宣圣林墓»«敧器诗三首»等诗ꎬ
可以看作是金元之际士人谒庙风潮的余韵ꎮ 王

恽晚年成为元世祖忽必烈与元成宗交替期间的

重要汉人文官ꎬ曾向成宗上«用历日银修祖廷孔

庙事状»ꎬ节录世祖圣旨中“诸路历日银ꎬ一半修

宣圣庙ꎮ 据东平、益都两路ꎬ尽数分付袭封ꎬ修完

曲阜本庙”之语ꎬ请求“依先朝圣训ꎬ将随路及山

东两路银数并修祖廷正庙”ꎮ〔１０１〕在王恽等人的努

力下ꎬ曲阜文宣王庙在大德五年(１３０１)重修(阎

复«大德五年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ꎮ〔１０２〕 王恽

也接续姚枢关注孔、颜、孟三氏子弟的教育问题ꎬ
向元成宗上«为教孔颜孟子孙事状»ꎬ提出选三家

子弟中德性明俊者使入京师国学ꎮ〔１０３〕

元朝儒学复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ꎬ是元武宗

于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下诏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

文宣王”ꎬ取«孟子» “孔子之谓集大成”之语ꎬ中
国历史上对孔子的追谥至此达到顶点ꎻ元武宗还

首次派使臣远赴曲阜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ꎬ与金

元之际谒庙士人所希望的帝王亲临或已较为接

近ꎮ 加封孔子的圣旨由徐世隆弟子ꎬ也是元好问

东平校士时选拔的优秀文士ꎬ时为翰林学士的阎

复草拟ꎻ〔１０４〕而元好问、徐世隆的另一弟子ꎬ曾随

魏璠、徐世隆及其父张澄谒庙的张孔孙ꎬ也成长

为翰林名臣ꎬ大德九年(１３０５)所作«重修乐安儒

学记略»中写到武宗即位后曾诏告天下重修全国

庙学ꎬ“孔子之道垂宪万世ꎬ有国有家者所当承

奉”ꎬ〔１０５〕颇似是对杨奂“后有国有家者ꎬ独不思之

耶?”的呼应和回答ꎮ 儒学复兴的标志性事件之

二ꎬ是元文宗开始恢复郊祀之礼ꎬ开奎章阁延致

儒臣ꎬ并于皇庆二年(１３１３)下诏恢复科举ꎬ延祐

二年(１３１５)正式开科ꎮ 考试规定从«五经» «四
书»内出题ꎬ«四书»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

依据ꎮ 也是在皇庆二年ꎬ诏以许衡从祀孔庙ꎮ 延

祐三年(１３１６)秋七月ꎬ“诏春秋释奠于先圣ꎬ以颜

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ꎬ〔１０６〕 “孔庙四配”的地

位得以确立ꎮ 回溯元朝儒学复兴的漫长过程ꎬ金
元之际谒庙士人的努力无疑是不可磨灭的ꎬ他们

的朝圣之行是元朝儒学复兴路上的重要一环ꎮ
金元之际的士人朝圣还有一些余波ꎮ 一是

作为朝圣之行的副产品ꎬ配有郭敏绘图的杨奂

«东游记»在元初多次刊行ꎬ并很快被传到江南ꎮ
江南士人观图读文ꎬ称如“神明之观参于前ꎬ竦然

不觉起敬”(璩次渊«题东游记后»)ꎬ〔１０７〕而且“披
图览阅圣域只在棐几间” (段庭珪 «题东游记

后»)ꎬ〔１０８〕似乎不必有亲历之劳了ꎮ 二是元好问

的«曲阜纪行十首»在元初引起关注ꎮ 南北统一

后ꎬ江西人王奕北上途中也到曲阜谒庙ꎬ对这十

首诗一一和韵ꎬ 并感叹 “ 先 后 殊 时ꎬ 感 慨 一

也”ꎬ〔１０９〕可见南北士人在易代之际谒庙情感的共

通性ꎮ 三是对于元好问这组诗歌的艺术水准ꎬ清
人沈德潜评价:“佛子庐岂宜邻并圣域? 惑世诬

民ꎬ须以正论辟之ꎮ”赵翼也呼应以“端庄和雅”ꎬ
尤其其八“何年胜果寺ꎬ西与姬公邻”等句ꎬ认为

“此是诗人善寻间处也” 〔１１０〕然而正如元好问自己

所说ꎬ“圣人与天大ꎬ圣道难为言” (其十)ꎬ写好

这样的题目并非易事ꎮ 查慎行就评价这组诗说:
“题目太难ꎬ老手亦无处见长ꎮ” 〔１１１〕倒是朱庭珍的

一则诗话颇可为元好问开脱ꎬ他说:“孔陵、孟庙ꎬ
皆最难着笔ꎬ以题目太大ꎮ 况韵语拘于格

律ꎬ限于体裁ꎬ尤难以片言居要ꎬ故自古罕出色之

笔ꎮ” 〔１１２〕但即便如此ꎬ诗人崇儒重道、期待儒学复

兴之心依然通过诗句打动着我们ꎬ倒真的不必以

艺术的标准去置喙量裁了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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